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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冬日一个阳光
明媚的午后，在河北电影制片
厂的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
孙德民。

孙德民话不多。虽然是个
人访谈，但相比个人经历，他更
乐于分享自己和农民之间的感
情，以及急速变化的农村带给
他的创作思考。

他反复提到自己大学时和
初到承德话剧团前三年的农村
经历。正是在那里，从小生长在
城市的孙德民第一次接触了北
方农村的真实面貌。

“当时到百姓家吃饭，老乡
给蒸的窝头，咬一口，头发丝一
截在嘴里，一截还在窝头里。”
他边讲边比划着拽头发的动
作，接着却说，“老百姓不容易
呀，家里穷得连窗户纸都没有，
为了让我们吃上这口饭，玉米
面说不定都是四处借来的。”

这样的农村经历使他对农
民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也奠定
了他为农民而歌的心理基调，
和通过作品引领农村文明的冲
动。而这些，不仅让他从小对喜
爱的戏剧，多了一种沉甸甸的
责任，也让他的作品里，充满了
来自泥土深处的真诚。

“多年的创作与深入生活，
让我有几点深切的体会：第一，
深入生活不是调查走访，要入田
登户，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真正
走进去，沉下来，融进去，感受群
众与生活的真谛，触摸他们的情
感和内心；第二，艺术家要真诚，
对生活真诚，对群众真诚，对人
物真诚，要真心、真情、真爱地去
拥抱生活，拥抱乡愁，拥抱人物；
第三，永远牢记一个艺术家的责
任和担当。”孙德民说。

为了写好《李保国》，70多岁
的孙德民沿着李保国生前的路
重走了一遍。孙德民说他特别能
理解李保国，“李保国不想当大
专家，只是想为乡亲们干点事、
干成点事。我和李保国一样，我
也不想当什么大剧作家。”

确实，在他笔下，绝大多数主
角都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村干部，
这些人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却因着心里的一份善和责任，耕
耘在农村这片土地上。他们，又何
尝不是编剧孙德民的写照。

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他为了
创作依然常年奔走在基层。回望
自己的创作历程，孙德民给出了
八个字：“甘于清贫，执著戏剧。”

“写戏的时候是苦了点，但
当我坐在剧场里，看着舞台上演
着自己的作品，会感到极大的快
慰。甘于清贫，才能扑下身子、有
所收获，才能留下一点东西。戏
剧，是我自儿时起永难抛却的美
梦。为了它，我愿意永远执迷。”

文/记者 周聪聪

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
也应该是真实的

记者：您一直被戏剧界称为“拼命三郎”，
作品以量多、质优、高成活率而著称。这次

《李保国》又让您收获了第9个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加上 7 部作品获文化部文华奖，3 部
作品获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颁发的曹禺戏剧
文学奖，可谓著作等身、成就非凡。如今您已
经76岁了，有没有打算放松一下？

孙德民：停不下来。我现在已经在写塞
罕坝了。到现在我已经四上塞罕坝，跟踪采
访了三四十个人，并一一走访了望海楼和林
区里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

记者：您在戏剧创作方面应该是驾轻就
熟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地下去跑？

孙德民：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也
应该是真实的。作者只有下去，重新接受一
次感动，才能真实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
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实地采访的基础上。

就好比这次写河北梆子 《李保国》，其
实李保国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和报告文学
很多，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
但对我来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寻找到一个
人的精神高地和价值坐标，才能走进他的情
感和性格，甚至走进他的痛苦和疾病。

两三个月时间，我到李保国生前工作的前
南峪、岗底、葫芦峪、河北农大，和他的领导、同
事、妻子、儿子、学生聊，我一再提这样一个问
题——他为什么这么做？

后来我慢慢找到了答案。所以在剧中，
我才能让他在大段对白中吐露这样的心声：

“我就是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干成点事。所以
才会有很多不该有的遗憾，也会有很多不该
有的牺牲。”

记者：业内人士说，大段的内心独白往往
都是您剧本中的亮点和高潮。

孙德民：我所创作的剧本，都力求把它们
写成带有一种浓重社会因素的心理戏剧，用
人物的心理情感冲撞启动舞台事态的发展，
对戏里的每个人物都在他们的心理上下功
夫。写人物之间情、理的冲突，寻找每个人物
灵魂居住的地方，揭示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寻
找每个人对生活与人生的感叹和思考，以及
在命运沉浮中的生命体悟。

比如我在《帘卷西风》中，写慈禧跟咸丰鬼
魂的对话：“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冷笑）
要是麻雀能使苍鹰敛翅，兔子能把猛虎吓跑，
你就现出真身吧！即便是叫魔鬼丧魂的东西，
我也敢正眼瞧它，别忘了我的祖宗也是白山黑
水长大的！大清朝要靠我——叶赫那拉！叶
赫那拉！”

这种歇斯底里的发泄，既表现了她的野心
极度膨胀，又表现了她谋划政变时的心虚与后
怕。而这些都必须建立在深度地采访和材料
整理上。当初为了写《懿贵妃》，我查阅有关辛
酉政变的资料，读过的史书就有 30 多本。记
得当年，我在承德市新华书店发现了一套《筹
办夷务始末》，我非常高兴，可再一看，好几十
元，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买不起，就趴在柜台
上，一边读，一边抄，一趴就是一个星期。

记者：回过头看，您的成就与付出是成正
比的。

孙德民：剧作家的成就永远和深入生活
成正比。

从事戏剧创作，我其实是半路出家，大学
时学的文学理论，看似和戏曲八竿子打不
着。但我从小喜欢戏剧，我老家在承德，上小
学时就看承德话剧团的戏，对戏剧特别感兴

趣。大学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承德话剧
团。其实当时我不懂戏剧创作，在长春电影
制片厂写剧本时曾把《电影文学》杂志中的所
有剧本，从创刊一直到当年的全看了一遍，光
做的笔记就有十几本。

很多人觉得我有戏剧创作天赋，但我觉
得更多的是勤能补拙。从 1962 年开始从事
创作至今，已经整整 55 年，我习惯少睡，几乎
从没休过周末，没陪爱人孩子逛过街。

现在虽然退休了，我在这里（河北电影制
片厂）办公，仍然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
班。很多人跟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这是干
啥呀。我觉得我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坐在这儿
写东西。

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
一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

记者：提到您，便不得不提到“山庄戏
剧”。作为“山庄戏剧”的开创者和实践者，

“山庄戏剧”的创作也是您和承德话剧团在20
世纪80年代话剧生存困难时期走出的一条独
特的成功之路。

孙德民：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
剧、歌舞厅等娱乐形式的增多，戏剧空前寂寞，
被戏剧界称为“话剧危机”。不过这段最困难
的时期是“山庄戏剧”的形成阶段，也成为我创
作最丰硕的时期。

记者：这段低潮期也奠定了您的取材方
向和创作风格走向。

孙德民：不错。1980 年，我国著名剧作
家、戏剧理论家张庚来到承德，重温发生在承
德的“辛酉政变”这段历史，并认为这是“一个
新的历史题材，应当进一步开掘”。这句话点
醒了处在困境中的承德话剧团。1982 年 4
月 ，我 创 作 的 第 一 部 历 史 题 材“ 山 庄 戏
剧”——《懿贵妃》上演，这部戏获得了巨大
成功。

此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承德本
土有关的题材——农村生活领域创作出了

《愿望》《泉水河》等，同样获得了成功。这为
冲破当时的话剧危机指明了方向。此后我
们的创作主要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立足于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宫廷和民族关系的题
材，二是塞北山区的农村题材。

记者：历史剧和农村剧反差很大。很多
人不理解的是，为何您会对这些不同领域的
题材驾驭得都如此纯熟，甚至您的乡村俚语
也是随手拈来？

孙德民：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一
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虽然我从小生
活在承德市区，但我的作品更多写基层，写农
村干部，是因为对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大学时我作为学生党员下村，正是三年
困难时期，和农民一起吃“三两三”。所谓“三
两三”，就是玉米秸轧一轧，加上碱面，水磨加
工后，蒸成棒子面饼子，一顿一个饼子，一碗
白菜汤。1964 年我到承德话剧团后，又在农
村待了三年。在农村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中
国农民的苦难，也感受着他们的勤劳和善
良。我到现在都记得，村里的民兵连长郭发，
家里穷得没东西吃，中午只能喝口凉水，便接
着下地干活。就这样，端午节，老百姓自己只
舍得吃一顿粽子，可一听说我爱吃，家家户户
都给我送粽子，让我能吃一个月⋯⋯

这些经历，让我希望能帮助中国农民摆
脱贫困的命运，所以我的作品自然而然有了
基层视野。

记者：您的作品很多都是着眼于重大的
社会矛盾，入手却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伦情感

和生存悖论，情感与生存的复杂纠葛构成了
您的剧作最具艺术魅力之处。

孙德民：这么多年过去了，青龙沙河村、
隆化四道营村一直是我的“生活基地”，我保
留着与那些十分知心的农民朋友的联系。即
便后来到省里当了省文化厅副厅长，和他们
的联系一直没断过，当年他们考驾照、买化
肥，甚至凭票买白糖这些事都会找我帮忙。
有段时间我家跟旅店一样，邻居都说，怎么总
见你家有村里来的亲戚。我一直关注着他
们，也亲眼看着中国农村近四十年来发生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生活中来的东西时代感强，与老百姓所
想所需是一致的，而这也弥补了创作上的不足。

比如同样是农村干部，我的话剧 《野百
合》，写的是村支书带领群众改革开放，走出
贫困的艰难；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头照山
乡》是写一个青年被指派到一个上访告状村当
包村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做的无私
奉献；话剧《雾蒙山》则写了农村转型期一个
敢于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这些故事
中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记者：也正是因为您对农村的感情和关
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从您的作品中能读出
时代变化的年轮。

孙德民：我们都承认戏剧永远是生活对
作者的震颤，也永远是作者对生活的深层开
掘。当今，面对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
的内心、精神和价值取向遇到了哪些碰撞和
颠覆？他们有哪些痛痒和需求呼唤我们去
关注？我们能不能捕捉到这一代农民在改
变命运过程中的那种精神？这些都是我不
断追问的。

这些都不可能是一两次座谈会能解决的
问题。我始终觉得，农村作品创作不是创作技
巧问题，而是深入生活的问题。

一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记者：您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这样介绍自
己，“如果谈到我，我愿意告诉大家三句话，
即，一个离不开大家的我，一个拼命的我，一
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孙德民：我觉得，只要肯下功夫，别怕吃
苦，再加上虚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记者：“虚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孙德民：从事创作55年来，我先后写了50

多个剧本，没有一个没经过“审判”。每次写出
剧本，不管是给哪个院团写，我都要邀请专家
座谈提意见，而且座谈都不止一次。《雾蒙山》
开了十多次。印象最深的是《晚雪》，座谈时专
家对初稿几乎全盘否定，但他们也提了很多建
议，到第二次研讨，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最后

《晚雪》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
我总觉得现实生活复杂又丰富，对现实

生活的认识，一个人的认识不可能那么深
刻，虽然被别人提意见面子上不好看，但大
家提那么多意见，就是要成全剧本。剧作家
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不过这个说起来容
易，也不愿意改动。这个痛苦情感挣扎的过
程，也是个提升。每次写完之后，我都想下
回再也不写了，因为太累。但是等这个戏在
舞台上一演出，感受观众眼泪、掌声乃至静
默，我就会忘记创作的艰辛，涌起不停写下
去的冲动。

记者：《李保国》演了60多场，几乎每次都
能在场下看到您的身影，按说您已经很忙了，
为什么每次还要跟着？

孙德民：不管哪个院团，我都会“送一
程”，直到他们拿奖。我不仅是在演出时一直

陪着，而且一边看他们排练一边和导演商量
怎么改。我觉得看他们一遍遍排练，也是作
者在发现和寻找，看角色塑造准确不准确，缺
失在哪里，艺术呈现如何更好。

记者：有学者就您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概
念——重耕，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有很
多剧目都是以前写过的，几年之后又重新创
作。

孙德民：这个概念是余林先生在为《孙德
民新剧作选》作序时提出来的，后来这也作为
一种创作现象被学者研究。

1998 年，我创作《圣旅》，这个剧本的原
作是 1986 年的《班禅东行》，从这个剧本开始
进入重耕创作时期。2001 年又陆续重耕创
作了《秋天的牵挂》，原作是 1994 年的《这里
一片绿》；2002 年创作《帘卷西风》，原作是
1982 年的《懿贵妃》；2004 年创作《紫罗兰又
盛开了》，原作是 1993 年的《十三世达赖喇
嘛》⋯⋯

记者：一般人都忌讳再吃“嚼过的馍”，而
您为什么愿意再回头看，重新来过？甚至是
对已经获奖的作品。

孙德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
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艰难时期，为了承德话剧
团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团之长，我用写定向
戏和影视剧的方法挣钱，再用这些钱来发展
话剧，这是时代限制下不得已的生存之道。

《这里一片绿》《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
就分别是应国家林业局、统战部的要求创作
的定向戏。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我从没把
它们做成“急就章”，都获了奖。不过所谓定
向戏，不可避免地具有教化色彩，而且其创作
生产周期短，创作上难免有粗糙之处，这些客
观上是我重耕的一个原因。

记者：时代的发展，也给了您这个关注现
实变化的剧作者审视自己作品的足够的空间
和视野。

孙德民：不错。从 1962 年我开始从事
戏剧创作，到今年已经满 55 年，在这 50 多
年里，我经历了戏剧创作观念和思维模式发
展的整个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中国话剧从“文革”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戏剧审美更加关注
人及人的价值、人的处境命运和人的本质的
深层思考。同时，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界限
的新的戏剧语言形式，象征、离间、内心外
化等表现手法的使用，以及无场次、多场次
结构形式的尝试，都潜移默化地对戏剧创作
产生影响。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戏剧表达能力的
提高，我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也有了更深的
理解。比如《班禅东行》，起初只是写民族团
结和爱国精神，强调班禅在朝见皇帝的路上
死伤过半的惨烈。而在重耕的《圣旅》中，我
更多写佛教领袖为什么要来觐见皇帝，因为
他的家乡西藏当时正饱受侵略之苦，有了这
个情节的重力渲染，我感觉人物心理更丰富、
更合理。

记者：重耕，归根结底是一个创作者对作
品的热爱和珍视。

孙德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剧作当
时的生存空间，总会有某些局限和无奈，
时代的发展，势必会敦促作家们时时反省
自己的创作心态，以及身为作家应有的道
德良知。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看承德话
剧团演出的兴奋和激动，感谢命运最终将我
和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都讲初
心，我想，对戏剧最初的那份痴迷和喜爱，就
是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初心吧!

他，一直被戏剧界称为“拼命三郎”，55年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了50多部舞台剧、10余部影视作品，出版了7部剧作选
和5部评论集。

他是戏剧圈里的“获奖专业户”，所创剧作9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等奖项。2007年话剧百年，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话剧艺术家”。

他首提“山庄戏剧”，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记录时代发展的年轮，开创了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戏剧风格，成为中国戏
剧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他执迷戏剧、力求完美，屡屡在已经耕耘过的题材上进行再创作，不断发掘原题材深厚的生命底蕴，并形成“重耕”这一
独特的创作现象。

他，就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

对话孙德民对话孙德民：：

寻找每个人物灵魂居住的地方寻找每个人物灵魂居住的地方
□记者 周聪聪

为人民
真诚创作

［阅读提示

］

[记者手记]

每当在报
纸上读到好的
剧评或理论文
章，孙德民都
习惯剪下来。
如今一摞摞剪
报已堆满他的
办公室。
记者 赵 杰摄

为进一步深化国地税合作，唐山
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国税局与区地税局
统一认识、通力合作、协同共进，以合
作规范为引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
极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
信息高度聚合，在原有多项合作事项
基础上，锐意创新，共同组织召开国地
税合作联席会议，谋划下一步国地税
合作相关事项。同时，对一窗通办、所
得税核定征收、外管证管理创新、窗口
新增纳税人采集事项、风控计划、税法
宣传以及国地税双方人员挂职交流等
事项形成实施方案，全方位、大力度推
进国地税深度合作。

联合开展智慧云推广及宣传培
训。为全面推广“智慧云办税厅”，为纳
税人打造一个开放、共享、便捷的纳税
服务平台。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国
税局针对推广初期纳税人接收、应用程
度较低的情况与区地税局共同组织多
次培训活动，让纳税人实现足不出户网

上便捷办税。同时，还将简并事项进行
智能引导，在带给纳税人全新体验的同
时也大幅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统一企业所得税口径，联合保证
税负公平。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
的通知》《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
地方税务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
收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关于联合
开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工作的有
关要求，该局与区地税局调查研究，
按照统一的依据、标准、尺度进行核
定，共同确定分行业的应税所得率，
做到生产经营地点、规模、范围、行业
基本相同的纳税人，核定的应税所得
率基本一致，保证同一地区规模相当
的同行业纳税人所得税税负一致。

联合开展“五证合一”及“两证合
一”登记制度。全面落实国地税企业纳
税人“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认真学
习和落实总局的有关业务操作要求，强

化宣传引导工作，依托金税三期系统开
展“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的业务操作。
按照总局的要求部署，该局与区工商
局、区地税局积极进行沟通和协调，通
过系统的登记信息模块进行相关操作。

联合举行“意见大走访、税宣千
企行”专题活动。该局联合区地税局
举行“意见大走访、税宣千企行”专题
活动，活动中以民营企业、转型企业
为走访对象，围绕营改增企业发展，
征求企业诉求，为企业送法上门，答
疑惑、解难题、办实事，并征求企业意
见建议，及时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
安排相关业务科室研究解决、即时反
馈，切实保障走访活动成效，此次走
访活动主要采取入户走访的形式开
展，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解掌握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并与企业负责人、
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发放宣传资
料 60 余份，征求意见 12 条，解答纳
税人问题15个。 （张学军）

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以规范引领国地税深度合作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
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
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
告中对扶贫工作提出的承诺和要
求。如何聚焦精准，找准扶贫着力
点，尽快带领定点扶贫村的乡亲们脱
贫致富，是武邑县地税局驻武寺村、
殷寺院村和大屯村的扶贫干部们一
直在探索的问题。

入户走访精准“把脉”

只有了解实情，才能因户施策。
武邑县地税局决定打破以往扶贫“一
刀切”“平均主义”的旧模式，摸准致贫
病灶，力求找准扶贫发力点。为此，驻
村干部进行了数千次的入户调查，积
攒了数万字的走访日志：武寺村灌溉
水泵损坏，殷寺院村有11名村民有再

就业意愿，大屯村种植设施蔬菜技
术 上 遇 到 难 题 ⋯⋯针对这些问题，
驻村干部们建立工作台账，因村制宜，
确定了三个扶贫村的扶贫工作思路。

对症下药精准“施方”

华北平原春季素来少雨，灌溉难
一直是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自驻村
以来，武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占龙
就对春苗灌溉问题牵肠挂肚。今年3
月份，眼看春灌在即，偏偏该村水泵出
现了故障。得知这一情况，李占龙立
即行动，向县扶贫办申请专项资金，为
审坡镇武寺村铺设了 1300 多米的防
渗管道，新增出水口 20 余个，将村内
的 7 眼机井全部串联起来，使全村
809亩耕地灌溉得到了保障。

破除平均精准“对焦”

对武邑县地税局而言，扶贫施

策是要“对焦”到个体的：资助了
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张建国
3000 元救助金，并为其办理慢性
病检查手续，申请低保户资格；成
功为肢体残疾村民吴学刚向县残联
申请了一台轮椅；为听力残疾村民
吴文义要回 10000 余元欠薪并帮助
他再就业，家庭年收入可增加万
余元。

“我们要多解决一些困难村民牵
肠挂肚的问题。”这是李占龙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扶贫干部的付出换来
了帮扶村的大变样，三个定点扶贫村
共脱贫低保户 120 户，安装路灯 96
个，建成健身广场 3 个，街道硬化
1950 米，建设防渗管道 2300 米，争
取资金 21.6 万元用于发展当地特色
大棚种植业，并成功建成春秋大棚
63个。

（王冰、霍杨）

武邑县地税局

聚焦精准 打好脱贫攻坚战


